
大將以下無棄材

統治潘文淵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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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淵博士事略

潘博士誕生於一九一三年

七月十五日，故鄉為山明水秀

之江蘇蘇州，一九三五年在上

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名列

前芽，常代表學校參加投際學

街、演講、體育等競賽，每奪

標而歸，表揚校譽i 德、智、

體 3 群，其臻上道。華業後在

交通部國際無線電台任職，協

助接通中美遠洋電信無線電

路，一九三七年以官費生赴美

留學，在史丹佛大學深造"為

著名無線電工程學教授是、門先

生(Federick Terman)之入堂弟

子，同學一門都俊彥，有

William Hewlett及David Pack­

ard(HP辜普公司創辦人及

Joseph Pettit(前Georgia Tech技 l

長)等電子工業界先進。

一九四0年畢業取得博士

學位之後，隨1車門教授赴廓街‘

劍橋戰時之電波放射實驗室

(Radiation Laboratories)研究雷

達及相關技銜，在同一期間，

協助推門教授完成一本八百頁

的無線電工程手冊，為當時最 l

權威而又最普及的參考典籍，

風行十餘年。

悼念潘文淵學長

。王章清

今年年初，幾個朋友聚餐時，聽說潘文淵學長不幸去世了，大

家相顧譯然。我面前立刻浮現潘學長那幅爽朗的笑容。悼念故友，

真是食不下鴨。

大約廿五年前潘學長訪問歐洲之後，過台返美(可能是他第一

次回台灣)，適逢交通大學校慶，同學會特別為他安排了一場講演會，

講演中他詳盡地說明了德、法兩國科技的進步與研究發展的情形，

同時，他特別指出:在德國的時候，每次午餐只花半個小時，其餘

時間都是在談問題。在法國，一頓午餐，幾乎費掉兩個半至三個小

時，他說:“這就是德、法兩國的不同之點"。這一點，給了我特別

深刻的印象。此後，我談到學術研究問題的時候，有時也引用他這

段話。

這次見到潘學長，我只是他的一個聽眾而已。桐後從第一屆近

代工程技術研討會以及第一屆國家建設研究會開始。我們每年都有

見面的機會。直到潘學長就任電信總局及工技院的高級顧問之後，

他經常來台灣小住，我們來往就密切了。我們有時彼此到辦公室

「串門 J '有時三、五好友噢噢小館子，我對潘學長始終是亦師亦友。

往日這種溫馨之情，歷歷猶在眼前。

我們都知道潘學長對我國電信事業與電子科技，有不可磨滅的

貢獻。我因為專業不同，對於他的貢獻，難以具體描述，不過有一

件事，可以見微知著，值得一提:民國六十年代，韓國開始以我國

為發展的競爭對手，當時據方賢齊學長告訴我，韓國在電信科技方

面比我們落後五年，正向我們急起直追。民國七十年左右，韓國特

別禮聘潘文淵、方賢齊兩位學長為短期顧問，協助其電信事業的發

展。我曾對潘學長半開玩笑地說:“要留幾手，千萬不要傾囊相授"。

由此可見潘學長在世界上的學術地位。

j番學長早年任美國RCA公司研究部經理時，為當年華人在美國

大公司之最高職務。桐後竭其餘年，全力供獻於祖國的科技發展。

竹湖



今天電子科技是我們最負盛名的科技，電子工業產品是我們最主要

的貿易商品，也是我們最高附加價值的出口商品，這些，未必有多

少人知道潘學長是當初打下基礎的重要人物。所謂「冰炭不言，冷

暖自明 J '我想、潘學長會自知「無負平生 J '可以膜目了。

潘學長一向健康，且秉性豁達，今不幸哲人其萎，對我國科技

界失一導師，於我則失一良友。悲痛之餘，謹寄數語，以悼故人。

。趙錫成

文豪蕭伯納有一句名言 I生活不是殘燭，而是光芒的火炬，

把握那一剎那，要使它儘量發光，移交給後一代。」吾對于潘文淵學

長亦有此感想。

潘學長的家鄉是蘇州，常人以為他軟弱，但他卻有一股剛氣，

在同學會方面來講，他具備中西新舊之長，熱誠感人，他處家和睦，

待朋友厚道，肝膽相照，而重正義，他發言中肯，但富幽默，能使

大事化為小事而無事，正懂得人際關係，而引發團隊精神。

他所專長原是電機工程，但他有非常優越之發言天才，中英文

俱佳，且有寫作之長，無論同學會、年會或其他盛大宴會，如能請

到他擔任M. e.他發言清晰、扼要、幽默，必然使一室生春、增輝，

使會場氣氛活潑順利，正是時代需要的領導者。

我聽到他突然仙逝，不禁愴痛灑淚，除慰晴 文燦學嫂及其家

屬外，並代表美洲校友總會全體教供較聯為附文，以誌同窗的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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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潘文淵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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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技從業人員，都是可望而

不可及的卓越成就，但是在港

博士事業的第二春(second

career) ，他能達到比這些更高

的境界，對國家和社會，作史

崇高和有意義的貢獻。

一九六五年?費驛先生赴

加拿大公幹畢，回程取道紐約，

與海博士作一夕談，創下了籌

辦近伐工程技街討論會工作，

協助國家建設的大鋼:港博士

當時是美國紐約中國工程師學

會會長，費驛先生是臺灣中國

工程師學會總幹事，雙方合力

推動，結果是在一九六六年六

月在台北舉行了第一屆近代工

程技術討論會，當時電子缸中

的一個主題就是積體電路技街

的引進。這一個近代工程技術

研討論會(Moder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eminar品'lETS)

以後仍由中美兩地中商工程師

學會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CIE)每隔兩年舉辦

一次，迄今己的過十四屆矣!

對國家建設、工業發展以及技!

街的引進，都有非常卓著的影

響。而二十五年來的籌備工作，

港博士每屆都參與其事，而且!

除一九八二年因病之外，其餘

十二屆都親自參加。這些工作

都是義務不受薪的工作，要出

錢又要自力，法博士的愛國熱

誠和服務社會的精神，是我們

科技從業人員不可多得的模

範。

一九七0年在美國，潘博

士為當時交通部長孫運璿籌組

美洲技街顧問園，協助電信研

究所策定研究方針，一九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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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潘文淵兄

。趙會五

余與潘文淵兄雖屬交大同學，但祇美後始成莫逆。最重要的莫

過於一九六六年第一屆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回台灣舉行，開了吾國

工程學者回國提供藹堯，受到重視歡迎。第一屆由余主持，兩年後

第二屆由文淵兄主持。鬧後吾兩人推動各種公眾活動，莫不合作。

閑文淵由費城工作調至約紐，他←居於紐西蘭潑靈斯登大學左近。

夫人沈燦文為教育家管，與內子秦昭華為上海中西女塾同學，故往

來甚頻。他們的住宅顏日文淵閣，與該大學的羅兄念、程心一等更

常往來座中，常有佳賓切磋討論科技。

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之發動乃由於交大校友費驛兄在台灣政府

服務得艾孫豪威爾獎來美國之我們三人同在餐飯釵談出工程根國的

一種辦法。第一步莫為根告在美工程界的新智以供正在建設中之台

灣參考球磨，而獲得台灣之中國工程師學會與在美國之工程師學會

之會作。豈知每兩年舉行，此後即成為永久組織，源源不絕而有更

大的發展。

當時對于台灣最注意的技術發展與積體電路，當時台灣改府的

經濟部長為孫運璿先生，目光如炬，特提請文淵兄組織一個委員會

積極動作。本人亦為委員之一。吾們決定以公開招標辦法，徵求美

閻著名之製造廠家投標，最後審定採用RCA公司所供之標，並經經

濟部核定，因其標價最低及能訓練吾國之工程師，孫部長一貫贊同

委員會之計劃，得于一九七九年，設廠建築完，所完機件，即由到

待好之工程師負責裝置進行製造。文淵兄之艱苦卓拔，其功實不可

C:::~
d心、》

此為一樁大事的完成O 文淵兄每主持一事。在能扼到要點，負

責到底，而必祇于成，這是他偉大的特性。他能選賢與能，所謂

「大將以下，無棄材。」吾即以為紀念吾之文淵兄。

懷念文淵兄

。楊天一

一月初旬，外出旅遊歸來，突然得到紐約傳來的消息'說是文

淵兄謝世了，不勝驚訝。當即打電話給住在附近文淵兄的愛女靄倫，

因知詳情，可惜已過喪禮日期，不克飛明尼索達向他致最後的敬禮，

悲切之餘，更深遺憾。

記得一年前，他同文燦嫂，自遠東返美，過境加州，在靄倫家

竹 湖



聚目吾暢談，他說有計劃遷出居住五十年的紐澤西州，住到明尼索達

兒子家附近，但是那邊冬天天氣太冷，可能到西部來過冬，我就介

紹我們目前居住的樂詩敵退休村，這裡有十分週全的退休人的活動

設備，他也曾看過，靄倫十分贊同，後來就在十二月份樂詩敵的週

報上登載二週垣期租屋的廣告。他家搬到新居後，我們通了幾次電

話，他勸我同內子到他新居附近美國最好的梅佑醫療中心去做全身

徹底檢查，他能就近接待，梅佑中心是三年前他動手術的地方，他

認為十分滿意。後來我因他事未能成行，最後同他通話是九四年的

十一月三日，除了談論若干有關交大百年校慶的事情外，他說已經

寄贈給我台灣出版的“也有風雨也有睛"的一本書，記載台灣電子

所二十年的軌跡。我們大家很興奮，因為一二月後，可以在此間退

休村裡每天相聚，高談闊論，也可一起玩他喜歡的麻將作消遣。那

時他講話的聲氣很浩亮，對一切非常樂觀。不料那是我向他最後的

通話。

與文淵兄相交四十年，他在交大畢業後二年，我才改進交大，

一九五三年，紐約交大校友會成立，他雖家居紐澤西州，總來出席

參加，得以聚後，他是電子學專家，據告那時新興的彩色電視，他

有極大的貢獻。一九五六年，紐約校友會發動成立電子研究所，為

交大復校的先聲，文淵兄是電子界華裔專家，經常參議與策劃，交

大電子研究所終于在一九五八年正式招生開課，一九六二年交大六

十六週年校慶，電研所已有五屆畢業生他特地位美國返歸台灣，發

青以“接受挑戰"為題的長篇演說，以他個人在美國奮鬥二十七年

的前例，鼓勵大家，接受挑戰，發揮交大精神並能在社會上脫穎而

出，聽者無不動容，我當年看到“友聲"上詳細報導，十分感動。

我同文淵兄開始密切的交往，是在一九六三年。那時他是紐約

交大校友會會長，準備舉辦第一屆美洲交大校友聯誼會，他指派我

負責籌備工作。我認為自己是後輩，初次籌備大規模的全國性集會，

無前例可援，恐怕有負使命，但是堅辭不得，我初次領教他的口才，

欽佩之餘，也無推卻餘地。以後經他經常指示，第一屆聯誼會，因

得圓滿成功。在那次聯誼會上，遠道自台灣來美參加的費驛學長，

提議成立全美洲交大校友會，一致通過，乃于同年正式成立，趙曾

E王學長及文淵兄就擔任第一屆的正副會長。以後每五年舉行聯誼會，

六屆聯誼會都辦得有聲有，文淵兄確居首功。

同一時期，文淵兄也是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的主角，擔任副會

長及會長，在一九六一年被授成功獎，並受台灣經復會邀請，共同

組織“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 (METS)自一九六六年起，留美工程專

家每二年赴台討論台灣亟待發展的工業，文淵參與負責籌規。他每

次返國因對台灣經濟工業情況。十分瞭解，在一九七四年開始，他

更大力推展他的專長電子工業。

台灣近年來的電子工業，發展驚人，幾可與日本相比，舉世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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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相看，在美國常聽文淵兄是台灣電子工業之父，我身為交大同學，

也以為榮。但我雖然知道潘兄的努力推動，但不知其詳。去年底收

到他的贈書“也有風雨也有晴"才知一九七四年文淵兄應邀赴台具

告他對積體電路的計畫u '說服了政府官員，在經濟情況相當緊湊的

時期撥發大量資金，開始發動積體電路的技術，他又回到美國邀集

在美國學人岸直織顧問機構，二十年後，有了今日的成就。

文淵兄是超群的交大人，交大畢業生的苦幹及忠誠服務，那是

一般的校風，大都在自己崗位十分努力，很有成就，但是個人的力

量及生命時間畢竟有限。所以若要有更大的發揮，要有領導的才能

(Leadership)這是文淵兄在一九八三年在交大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事

實上這也是他個人的特殊能力，他頭腦清晰，口若懸河措詞該諧，

有說服大眾的領袖才能，可情天不假年，突然失別，但他將永遠活

在我們的記憶裡，更希望台灣新竹交大有永久性的紀念方式，侷使

他的功績，永悉不福。

追思文淵兄

。楊裕球

我與文淵兄相識60年代初，由於參加交大校友會及中國工程師

學會的會議而見到他，我對他的印象很深。我記得那次會議他是大

會主持人。他的講話不但有條有理，既嚴肅而又有幽默感，實在是

在美國的中國人中少有的人才。他很熱心為公眾服務，也很能與上

上下下打成一片，是一個很好領導及骨幹。與他相識後對我鼓勵很

多，參與交大校友會總會的工作也是經過他多次的鼓勵與推薦。舊

金山灣區中國工程師學會的成立也是由於他的建議與催促。全美中

國工程學會的聯合會CIE可USA National Concul也是他的倡導與推動，

因此我就有更多的機會與他聚談請益。很多的事情他在後邊支持策

劃，必要時找到他出面主持，他從來沒有推辭過，但他總是先推舉

較年輕的晚輩。為公眾服務的事常常有不同的意見或看法，他總能

夠協調化結而息爭議。交大新竹電子研究所的成立及台灣現代工程

技術研討會 (METS)的開始，當然有很多人的集體努力，但如何團結

大眾而發揮出力量，他總是主幹之一。他的做人如此成功，受到別

人內心的尊敬。我發現他的高瞻遠囑，大公無私，一切從國家民族

及團體的利益著想，不計個人利益，所以他所說的，與會人士都感

到合乎情理，而獲得他人的尊敬與信服。這樣一位兄長好友，對我

是一個很大的啟示。文淵兄與世長辭，但他這種做事做人的態度與

風範，將永存於他廣大的友好的記憶裡。

因友聲將出專刊紀念文淵兄，我謹略述片語，以廣流傳與紀念，

同時請嫂夫人節哀，注意自己的健康，以慰文淵兄在天之靈。



吾與潘文淵兄

。趙宮廷

我與潘文淵兄雖是交大同學，但扳美後始成

莫逆 o 最後吾兩人推動各種公益活動，莫不合作。

其中最主要的，為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Moder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eminar，簡稱METS)。

自 1966年，經過台灣的工程界學會的負責人費體

及李國鼎贊助，由余負責在美組織講演及首屆率

隊舉行，文淵兄副之。第三屆，文淵兄為主持人，

余曾有詩紀其事:

「一往昇地契苔本，肩研扶輪直到今。

盛余考工興濟美，矗替雅集著名理，

振衣千f刃無際，開往二人利斷余。

攜手前程猶待績，始謀遠勝勉知音。j

這不過是試舉一例，其他類似之活動甚多。

METS迄今還是繼續不韻，可作為吾兩人共同發

起的火炬。

i番文淵學長與其夫人

我與潘文淵兄

。史欽泰

認識潘文淵顧問是我與工研院積體電路計劃

結下近廿年不解之緣的開始。第一次見到潘公，

我就被說服了，當時他一心一意要協助孫運璿部

長，開創我國的積體電路工業。我印象中深刻記

得他對整個計劃的投入、熱誠與信心。而他為了

公正的立場，提早由RCA退休，專心領導TAC

(海外技術顧問團)樹立了TAC的風格，擴大了

TAC影響與貢獻的空間。潘公訂的TAC “三不"

原則;不支酬勞、不用公司時間、不透露公司機

密，給我很大的啟示。

潘公對工研院的貢獻不僅在積體電路計劃，

凡與電子資訊相關的計畫u '他所領導的TAC都有

重要的建議，早期他美、台兩地奔波，來台期間

都住在師大附中旁的百樂大廈，經常找我們年輕

人到他那裡共商大計，潘太太也總是忙著招呼茶

水，潘公對年輕人激勵也有一套，民國65年我和

一群工程師在美國RCA受訓時，最常看到的就是

潘公，他不時來打打氣，帶我們到附近吃一頓而

我們在工作上碰到的困難也透過潘公的建議得以

解決。

我個人受益更多，過去20年我已經不僅在工

作上向潘公請益，當心中有困惑，有難題時，潘

公也是我的導師;因為潘公我認識了許多傑出的

海外科技人才，因為潘公，我做了人生最重要的

抉擇。去年電子所慶祝20週年紀念，看到開創IC

產業的三位關鍵人物.孫資政，潘公及方前院長

共聚一堂，心中十分感動，我有幸認識潘公，也

永遠感懷潘公。

竹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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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爽朗笑容的潘文淵學長

交大美洲校友第五屆聯誼會致詞

。潘文淵

會長、各位同學及學嫂:

八十歲的講完了，現在由小兄弟七十歲的來講。八十歲的三位都是中氣深厚，演講生動，我非常敬

佩，所以我向他們致敬o 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五這個階段是非常敏感的，我今天要和各位說的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分是出國以前，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第二部分是出國後，三十七年以後。出國以前;我是三十

五年畢業的，畢業後在交通部服務，替交通部做事兩年中，我唯一交卷的是以官費派我出團到史丹福大

學。在坐船到美國的前一天晚上，我算我所有的錢是整整九五0元，九五0元在現在恐怕不夠一學期的

學費，可是在當時是一大筆錢。還是第一部份一切都很順利，現在講第二部分一到達美國之後。一到美

國問題就發生了，而且是問題重重。第一個是上課時教授講話很快，我無法跟上，而且他很喜歡用僅語，

他每一次講Doggone' 其他的學生就笑，我則是莫名其妙，因為他講了那麼多次，我就問旁邊的同學這

Doggone是什麼意思?他下子也說不上來，想了半天終於說Doggone doesn't mean a Doggone thing' 結果

我還是不懂。第二個問題是一學期後交通部還沒有寄錢給我，當初交通部答應官費送我出來，結果不但

沒有寄一分錢，反而打了電報來說“政府西遷" ，命令你立即返國到重慶報到，否則你必須自行供給你自

己的生活與學費，結果我只好自行設法解決了這個問題。第三倍問題前面兩位學長也提到過，就是美國

社會對中國人的歧視很深，現在的中國人很神氣，那時可神氣不起來。不過仔細想想，我們中國人對外

國人也歧視，而且更深，你們還記得我們叫所有的洋人為“洋鬼子"一---SON OF THE OCEAN GHOSTjf日

SON OF BITCH-樣的差，所以我們也不能先說美國人對我們不好。一九四0年畢業後到紐約UNIVER­

SAL TRADING CO服務和協助軍方採購物資，一九四二年進研究機關做研究，一九四五年大戰勝利，我

們實驗室中所有的人喝酒慶祝，酒後大家爭論是工程師還是科學家打勝這場戰爭，結果實驗室主任出來

總結“工程師和科學家差不多，當一個工程師失去了common sense時就變成了科學家(笑聲、掌聲...)。

〈本文截自 1985年交大美洲校友聯誼會紀念冊 益替集〉


